
 

 

非遗数字化传播：概念体系、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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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和社交媒体的全面普及使得“全民传播”时代加速到来，数字化传播已成为各

行各业顺应时代发展的利器。非物质文化遗产亟须把握数字化传播机遇，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以促进非遗健

康、科学和高质量发展。文章围绕“非遗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实现传播方式数字化转型升级”这一主题，基于

“内涵—价值—模式”的视角构建了非遗数字化传播的概念体系，分析了目前非遗数字化传播存在的现实困

境，包括非遗数字化传播缺少新生代传承人、非遗数字化传播欠缺标准和规范、非遗数字化传播内容片面同质

化严重以及非遗数字化传播忽视受传者差异等。在此基础上提出非遗数字化传播的实现路径，包括建立完善

的非遗数字化传播标准体系、拓展以新媒体为支撑的非遗数字化传播模式、加强非遗数字化传播中 AI 赋能的

力度以及鼓励基于数字化创新的非遗数字化传播等。数字化传播是非遗在数字时代重现活力、绽放魅力的不

二之选，需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同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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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idespread penet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the comprehensive popularity of social media have accelerated

the era of "universal access to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a powerful tool for all industries to re-

spo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ICH needs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make full use of digital techno-

logy to promote the healthy, scientific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heme of "how to achieve digital trans-

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CH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It constructs a conceptual system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of ICH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notation-value-model",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of ICH, includ-

ing the shortage of new inheritor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lack of standards and norms in this regard, the one-sided homogen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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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of the content of digital transmission of ICH, and the neglect of the differences of the recipients of digital transmission of ICH. On

the basis of thi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ways to realize digital communication of ICH, including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stand-

ard system for digital communication of ICH, expanding the digital communication mode of ICH supported by new media, strengthen-

ing AI empowerment in digital communication of ICH, and encouraging digital communication of ICH based on digital innovation. Di-

gital dissemination is the best choice for ICH to revive and blossom in the digital era, and it needs to be promoted simultaneousl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digital communication；digital communic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digital cul-

ture；cultural digitalization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承载着人类文明繁衍和进步的共同记忆，既是历史发展的有力

见证，又是极为珍贵的文化资源，还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非遗传播使得民族优秀文化血脉得以延

续[1]。“传播”一方面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促进人际交流和社会运转的重要保

证。就非遗的保护和传承而言，有效的传播不仅是非遗生命得以不断延续的力量源泉，更是非遗“为文

化铸魂”“为生活点睛”的重要表现形式。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使命任务，提出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大战略部署，对我国非遗保

护与传承的高质量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

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激发

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3],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进文化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

方向。当前，在数字化浪潮一日千里、后疫情时代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和发达国家“强势文化”冲击等多重

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非遗传播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遇，又遭遇错综复杂的挑战。如何以数字化传

播为抓手讲好中国非遗故事，同时又为非遗在数字时代赢得新的发展空间，是一个既十分重要而又迫切

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必须拓宽思路、创新发展[4]。 

一、非遗数字化传播的概念体系 

(一)非遗数字化传播的概念内涵

数字媒介和信息技术引发传播革命的同时，也为非遗传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数字化手段和现

代信息技术可以将无形的非遗变成有形化和情境化的数字内容，以创新传统的传播手段，使非遗得以更

好地开发和传承[5]。“新媒介”作为一种自主、跨界、流通、集成和协同的内容数字化平台，为非遗的传承

与创新提供了契机[6]。数字化非遗内容特别适合新媒体传播，呈现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为生动、趣味性

更强等优势对提升非遗的表现力、辐射力和影响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7]。应用数字化的采集、储存、处理

和展示技术，可以实现非遗的转换和再现，并复原成可再生和共享的数字形态，促进数字化传播[8]。

毋庸置疑，数字化传播已成为现代传播的一种新方式，代表着传播发展的未来，非遗加快与数字化传

播的融合也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目前尚未看到非遗数字化传播的权威定义，结合作者提出的“数字化

传播”的相关定义 [9]，本文认为，非遗数字化传播是指以非遗传承人为主体、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非遗

数字化媒体为内容呈现方式、以非遗数字化资源为依托，构筑数字方式连接的非遗数字交互空间，形成

跨时空、多场景和强活力的非遗传播生态，引领非遗健康、科学和可持续发展。非遗数字化传播的概念

内涵可用图 1进行描述。

如图 1所示，非遗传承人在支撑保障人员等的支持下，将我国确定的十种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

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

俗）以数字化的文字、图片和视频等方式予以呈现，并通过社交网络、网络平台和数字博物馆等数字空间

与线上受众和线下受众展开交互，达到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传播的目的，最终实现非遗跨越时空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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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非遗更高水平、更大范围以及更好效果的传播和传承。
  

民间文学

传统音乐

传统舞蹈

传统戏剧

曲艺

传统体育、
游艺与杂技

传统美术

传统技艺

传统医药

民俗

数字内容
非遗传承人

线上受众

线下受众

社交网络

网络平台

数字
博物馆

   

支撑保障
人员等

图 1    非遗数字化传播的概念内涵
  

(二)非遗数字化传播的独特价值

与传统非遗传播方法相比，非遗数字化传播具有多方面的独特价值。

第一，传统非遗的传播长期以来走的是“人与人之间直接接触”的传播路线，受限制的影响因素众

多，而数字化传播使非遗可借助数字媒体，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终端等得到全方位的传播，彻底改变了传统

的传播方式，使非遗传播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数字化传播突破了传统非遗传播的地域界限，使非遗的传播范围不再受空间限制，而是可以通

过互联网突破疆域，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使非遗的生存空间和影响力得到指数级的

拓展。

第三，非遗的传播长期来受限于“口耳相传”和“面对面”的模式，时间上的限制使得非遗的传承和传

播面临极大的挑战，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因此处于濒危状态。而数字化传播为非遗项目带来福音，

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再局限于传承人的时间制约，而且受众群体可以按照自身方便的时间选择

参与习得或者交流互动，并且全球范围内的非遗爱好者也能够随时随地参与和领略非遗的魅力，不再受

到时差等因素困扰。

第四，与传统传播媒体不同，数字化传播具备“多对多”交互的效果，打破了“一对一”和“一对多”的

限制，使非遗能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得以更大范围地参与和更为直接地交互，并能形成各种形式的纽带，建

立起更为紧密和更具个性化的联系，共同促进非遗的传承与传播走向深入。

第五，传统的非遗传播往往侧重点在于非遗传承人在现场的各种传授或表演，而数字化传播既可以

通过直播等方式将现场的情景传播给不同的对象，又可以利用数字媒体和数据资源的方式实现跨越时空

的传播，尤其是记录各种传承人技艺及风采的数字媒体和数据资源，是流传给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

因此，非遗的数字媒体和数据资源的生产将成为数字化传播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非遗的未来发

展前途。 

(三)非遗数字化传播的新型模式

非遗数字化传播从国内外现有的实践来看，主要可分成以下五种新型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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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基于新媒体平台的非遗数字化传播模式。这一传播模式指的是利用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络以

及其他数字技术手段，将非遗进行数字化加工和规范化整理后，通过网络媒体等新型传播渠道，以多媒体

形式向公众传播。新媒体平台在内容生产、场景互动、商业变现等方面的积极推动作用，使各类非遗项

目具有了更高的参与性、互动性和传播性。新媒体平台的传播模式以现代的审美趣味与价值观为指导，

以潮流视野介入非遗的传播与创新，注重非遗项目的呈现和表现形式，吸引更多人尤其是年轻群体对于

非遗项目的参与，重塑非遗的生存脉络。例如，作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佼佼者的“李子柒”团队，以短视

频的形式向公众展示了诸多非遗文化，达到了非同寻常的效果。其在全球头部视频平台 YouTube上的账

号“李子柒 Liziqi”粉丝数在 2024年已超过 1,800万，超过了 BBC、ABC和 CNN等全球主流媒体的粉丝数

量，螺蛳粉、鲜花饼、扬州绒花等中国非遗成果通过她的传播更好地走向世界，形成了既具有中国特色又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非遗数字化传播品牌。

二是基于数字藏品的非遗数字化传播模式。这一传播模式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将具有收藏、展示、

研究价值的非遗项目以数字化的方式生成带有唯一数字凭证的虚拟藏品，在保护其数字版权的基础上，

实现真实可信的数字化发行、购买、收藏、使用和传播。非遗数字藏品可以在网络上进行在线访问、查

询和学习，具有方便快捷、交互性强、跨地域传播和保存稳定等特点，可以为非遗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有

效手段。例如，2022年 8月 18日“文化云”旗下“天工严选”数字藏品平台发布两款国宝级非遗藏品——

唐明敏的绒绣《浦东陆家嘴》和曹爱勤的瓷刻《富春山居图》，这两款藏品采用了 0.4 mm精度的激光扫描

技术进行完美复刻，首期限量 6,000份售空仅用两分钟，为非遗在数字化时代焕发新生提供了新的存在

空间和传播渠道[10]。

三是基于数字博物馆的非遗数字化传播模式。这一模式旨在将传统博物馆中的非遗文物、展品和

展览等内容数字化，建立网络数字博物馆平台，为用户提供在线浏览、学习和交互的服务，以实现对非遗

项目的数字化展示、传播和推广。这种模式可以提升非遗文化的互动性和体验性，让更多人了解、关注

和传承非遗文化。数字博物馆主要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三维图形图像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立体显

示系统、互动娱乐技术和特种视效技术等手段，将实体博物馆以三维立体的形式完整地呈现于网络上的

博物馆[11]。其具体实现方式是采用互联网和机构内部信息网的信息构架，将传统博物馆的业务工作与计

算机网络上的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构建博物馆大环境所需的信息传播和交换桥梁，将枯燥的数据转化为

生动的模型，从而充分实现实体博物馆的职能 [12]。该模式使非遗项目具有更好的互动性和体验性，打破

了传统地理和时间限制，突破了传统展览方式的局限性，实现了非遗文化的即时、全面和自主学习与交

流。例如，可以通过“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查看宣纸传统制作技艺和太极拳等各式各样的非遗项目；

又如，通过“中国国家博物馆数字展厅”观看非遗展览，全方位地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

四是基于元宇宙的非遗数字化传播模式。这一模式是指通过对扩展现实、数字孪生、云计算、区块

链和三维建模等技术的应用，将非遗项目数字化呈现并传播至全球各地，以实现其普及和保护的一种新

型传播方式 [13]。元宇宙拓展了互联网早期“双目可及”的平面场景，将壁画式的二维场景变得鲜活立体，

实现了从平面到立体、从虚拟到真实、从观看到沉浸的高度融合。非遗元宇宙是通过利用 VR（虚拟现

实）、AR（增强现实）等技术，深度模拟非遗项目的生成环境，并结合虚拟现实智能建模，既可以保留细节

特征，又可以沉浸式地再现人文环境和历史场景，从而能够原真展示活态非遗 [14]。用户可以通过虚拟角

色在不同的虚拟空间中自由移动，并参与虚拟非遗项目的互动。该模式将传统文化与新兴技术有机结

合，既有效提升了非遗知名度和传播力度，又为传承和保护非遗文化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手段。例如，

2022年 6月 12日广州非遗街区（北京路）开街，元宇宙非遗街区同步上线，成为全国首条实现线上线下同

步开放的非遗街区，并邀请广州剪纸、岭南古琴、通草画、粤语讲古等非遗传承人进行现场展演，通过

“展”“演”结合和 IP活化，为群众提供沉浸式互动体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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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非遗数字化传播模式。伴随着 ChatGPT问世而快速发展起来的生成式

人工智能（AIGC）既为非遗的数字化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也为非遗适应数字时代实现创新发展带

来了新的机遇。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非遗数字化传播中的应用旨在实现以下三种效果。一是促进非遗数

字化内容的生产。生成式人工智能根据特定的非遗主题和历史场景，“无中生有”地生产出具有一定创

意和艺术价值的数字化内容，对拓展非遗的内涵、挖掘非遗更多的历史文化价值有较大帮助；二是助力

非遗多形态数字化传播。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利用非遗的文字材料实现以文生图、以文生视频，使流传

千百年的非遗文字变得有声音、有图像，能动起来、活起来，对提升非遗的吸引力大有裨益；三是重构非

遗数字化体验场景。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通过生成数字人的方式让已故的非遗传承人“重回”人间，既

可为体验者传授传统的非遗技艺，又能“复原”失传的非遗工艺，还能对原有的技术和工艺进行创新和再

造，焕发出新的活力。 

二、非遗数字化传播的现实困境

虽然“非遗数字化传播战略”已经在我国得到广泛关注，并确立非遗数字化传播的关键主体为文旅部

门与非遗传承人，但是由于各种综合因素的影响，非遗数字化传播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 

(一)非遗数字化传播缺少新生代传承人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非遗具有众多的种类和传承方式，大多采用“口传心授”“家族式”和“师徒

式”等传统方式，传承人将其经验和技艺传授给后代。然而，随着传承人年事渐高，其体力和精力受到限

制，进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产生重大影响。文化和旅游部在 2018年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共计 1 082位，公布时平均年龄为 63.29岁，其中 70岁以上年龄段的传承人占比超过三成，

60岁以上年龄段的传承人占比超过一半[16]。因此，采用数字化手段记录和传承这些文化遗产已显得十分

迫切，以防止非遗失传。

从传承人的角度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承人的数量不断减少，留下了很多“人亡技绝”和“人走艺

息”的文化悲剧。相关数据显示，在前四批共 1 986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约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传承人

现已离世。例如，天津市民间传统美术——杨柳青木版年画，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始于明朝万历

年间，是闻名遐迩的艺术瑰宝，但如今掌握该技艺的人屈指可数，正面临着“断传”的危险 [17]。同时，许多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并不具备数字化传播技术和设备，他们的传承方式和手段也十分有限。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年轻人涌入城市，而非遗的

传承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由于非遗在我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时代性，有兴趣传承和习艺的年

轻人往往因为没有合适的学习渠道或投师无门而被迫放弃。这导致了许多传承人的孤独和无助，同时也

使得传承工作难以开展。例如，作为天府一绝并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四大名锦之一“蜀锦”，由于织造工

艺、工种和工序繁多，学习难度极大，真正全面掌握蜀锦织造技艺并能实际操作的传承人现在只有寥寥

几人，要让年轻人心无旁骛、无所顾忌地跟他们面对面学习的机会几乎为零[18]。 

(二)非遗数字化传播欠缺标准和规范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非遗数字化传播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数字化传播的便利性和广泛性使得非

遗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然而，在非遗数字化传播的过程中，缺乏标准和规范可能会引起非遗失

真、传播内容质量不稳定、受众体验不佳、文化认同偏差、非法侵权和盗版等一系列问题。

非遗失真是指非遗在传承过程中受到传承人缺乏、传承方式不佳、传承环境不利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导致传承断层或失真的现象。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非遗数字化传播的快速、广泛、便捷等特点也

使得非遗失真现象更加凸显。非遗数字化传播的内容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等问题可能会导致非遗文

化质量下降，难以保持其原有的文化特色和价值。此外，由于缺乏标准和规范，大众传媒、数字典藏、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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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以及沉浸式等非遗数字化传播模式无法保证内容和质量的一致性，从而影响受众的体验和认知。在

此情况下，单一化的传播媒介使得非遗数字化传播缺乏有效性，进而导致受众对特定非遗产生文化认同

偏差，从而影响非遗的传承和发展。

非遗数字化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播和推广，但也带来了非法侵权和盗版的问

题。一方面，非遗数字化传播中的侵权问题主要表现为未经授权使用非遗元素和符号。例如，在非遗文

化产品中使用非遗元素和符号，但未经授权或未按照相关规定使用，就会侵犯非遗文化的知识产权。此

外，在数字化传播中，一些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也存在未经授权使用非遗元素和符号等行为，这也会对非

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造成影响；另一方面，非遗数字化传播中的非法盗版问题主要表现为未经授权地复

制、下载、传播和销售非遗作品或产品，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非遗作品或产品的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

产权，也损害了非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如果非遗数字化传播得不到合理的权益保护，既可能降低非遗

项目的商业价值，又可能会面临侵权、恶性竞争等风险。 

(三)非遗数字化传播内容片面同质化严重

相较于口传心授的原始传播心态，利用现代数字和网络技术的数字媒介拓展了非遗传播的渠道，但

同时非遗数字化传播存在内容过于片面化、套路化和同质化等问题。

在数字化传播中，往往忽视对于非遗的全面认识和理解，这导致一些非遗内容出现片面化现象。非

遗数字化传播脱离了原生传播生态，剥离了特定语境，非遗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内涵难以融合到数字形态

中，使大众通过数字化传播感受的非遗产生片面的刻板印象。同时，某些商业机构或平台在营销非遗数

字化商品的过程中，存在只选其中一个特色作为推广卖点的情况，这种偏重商业化的做法忽视了非遗文

化的本身意义和价值。非遗文化复杂而深奥，在数字化传播中，短视频或者文章能够呈现的信息极其有

限，再加上创作者存在较强的主观性，这也是导致非遗数字化传播内容片面化的原因之一。此外，非遗数

字化传播不可避免地面临娱乐化冲击，为了吸引观众而对非遗项目进行泛娱乐化传播，并且片面地宣传

其审美价值，将会导致受众的关注点逐渐偏离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受众群体最终有可能变成单纯的非遗

旁观者，无法深刻理解非遗所包含的丰富文化内涵。

如果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选择较为俗套张扬的表现形式，就不能精准反映非遗的精髓。数字化平

台为了引起用户的关注，常常采取显性的营销手段，例如点击量、点赞数等，这导致很多非遗数字化传播

内容过于注重表面，强调视觉震撼效果，而不是深度挖掘非遗文化内涵，仅仅满足了用户对于娱乐和消遣

的需求。其次，非遗数字化传播的制作者或平台，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为吸引更多的粉丝或用户，可能

会将非遗项目作为营销产品，而非遗文化象征性和历史背景在这个过程中被削弱。同时，非遗数字化传

播也存在自我复制的倾向，采用类似的框架、故事线和形式进行数字化复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

遗数字化传播的创造性和多样性，也容易使受众产生审美疲劳。另外，数字化平台本身的特点，如浅阅

读、信息过载等，也会导致非遗数字化传播内容的套路化。短视频和短文章等形式限制了内容的深度和

广度，这使得非遗项目很难得到充分的呈现和解读。因此，制作者或平台可能会采用一些通俗易懂、平

易近人的方式来呈现非遗项目，而这些方式往往是传统和经典的“梗”，被反复使用，形成套路化的

效果。

随着非遗数字化传播的快速发展，同质化现象也表现得日渐明显，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非遗

数字化传播的内容呈现出较高的重复性。在不同的平台上，很多机构和个人都会发布相似的视频、图

片、文章等内容，这导致了信息冗余和内容的单一性；其次，视觉表现形式缺乏独特性和创新性。大量的

图像、视频等内容形式相近，缺乏新意和吸引力；再次，非遗数字化传播的推广方式也存在同质化问题，

许多机构或个人采用相似的推广方式，在社交媒体等渠道发布类似的宣传信息。究其同质化问题的原

因，一方面，是由于非遗数字化传播领域的市场竞争激烈，许多机构或个人都希望通过发布更多、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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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趣的内容来获得更多的关注度和流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非遗文化本身的局限性所致，由于非遗文

化传承的方式和手段具有固定性和传统性，因此在数字化传播过程中开展真正的创新和突破存在较大

困难。 

(四)非遗数字化传播忽视受传者差异

受传者，即受众，是传播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信息的接收者亦是信息的传播者。然而，由于不同

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的受众群体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文化差异，甚至存在文化冲突，这就

要求非遗数字化传播必须兼顾有效性和精准性。同时，受众具有广泛性、混杂性、隐蔽性等特点，非遗数

字化传播必须关注受众感知非遗传播内容的心理变化。

如果非遗数字化传播的受众范围较窄，传统非遗的魅力就难以通过数字化传播方式完全表现出来，

使得数字化传播的效果不佳。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技术的进步，“90后”和“00后”正成为文化娱乐

的主人和社会消费的主体，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更多依赖数字化的生活形

态。很多非遗项目虽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技术和运作模式方面也相对成熟，但由于其数字化传播方式

具有较大的受众差异以及针对性不足，因而在适应新时代和吸引年轻受众等方面显得苍白无力。

在非遗数字化传播的过程中，受众的阶层差异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这是因为数字化传播需要

使用电子设备和互联网技术，而一些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可能无法负担这些费用或不太熟悉使用这些技

术，从而无法接触到数字化传播的内容。这些阶层差异包括经济能力、地域差异、教育水平、文化差异

等，间接降低了非遗数字化传播的有效性。因此，针对不同阶层结构的受众需要实施精准传播策略，可以

借助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技术对受众群体的大数据进行归纳总结，进而形成精准传播算法，以确保数字

化传播能够覆盖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从而更好地传播非遗文化。 

三、非遗数字化传播的实现路径 

(一)建立完善的非遗数字化传播标准体系

非遗数字化传播标准体系的建立是以传播全流程为背景，结合数字化传播特点，按照科学先进、层

次清晰和全面系统的设计原则，可行的标准体系框架参见图 2。
  

非遗数字化传播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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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元
数据
格式

多媒
体资
料规
范化

交互式
体验
设计

跨平台
兼容性

数字版权标准

数字
版权
注册

水印
技术

数字
授权

数字

封存

评价指标标准

观众
数量

观看
时长

社会
参与
度

品牌
曝光
度

图 2    非遗数字化传播标准体系
 

如图 2所示，各部分标准包含内容如下。 

1. 数字内容标准

数字内容标准是指在数字化媒介上所创造的非遗内容，如电子文件、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在不同形

式和媒介上的呈现和传播需要遵守的规范和规则。这些数字内容标准旨在保证非遗数字内容的可移植

性、互操作性和可持续性，使其能够被广泛使用和共享，包括标准化的元数据格式、多媒体资料的规范

化、交互式体验设计、跨平台兼容性等标准。其中，“元数据”是描述非遗数字产品属性和特征的信息集

合，在数字化传播中，应该采用标准的元数据格式进行描述，以便搜索引擎抓取和用户检索。对于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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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内容，使用规范的编码格式和压缩比率可以提高图像、视频和音频文件的稳定性、可读性和可持续

性。非遗数字化传播应结合娱乐性和互动性，考虑用户需求和习惯来设计易于操作的界面和直观简洁的

导航栏。非遗数字内容必须具备跨平台兼容性，支持各种浏览器和操作系统，并自适应不同的移动

设备。 

2. 数字版权保护标准

数字版权保护标准是指制定相关版权保护法规和措施，以保障非遗数字化传播作品的知识产权，包

括数字版权注册、水印技术、数字授权、数字封存等标准。其中，数字版权注册能够清晰地确定数字内

容的所有者，并以证据的形式提供保护。在平台上进行版权注册可以方便版权持有人追溯其拥有版权的

所有权。水印技术能够将特定的文字、纹理、图像等嵌入数字内容，来保护数字内容的版权。由于数字

水印难以被删除，因此即使是对数字内容进行了编辑，也可以追踪到其真实性和来源。数字授权将版权

从作者转移到消费者，从而允许消费者使用数字内容，但限制它们的使用范围，例如仅限于某个国家或地

区使用。这种方法早已存在于音乐和电影等领域，也可以在非遗数字化传播中进行使用。数字封存是指

创建一个加密存档系统，将原始内容作为唯一来源的版本或少量版本存储到封存中，以保护它们免受未

经许可或意外的更改。 

3. 评价指标标准

评价指标标准是指制定合理的非遗数字化传播评价指标，定期对非遗数字化传播进行评价和监测，

以不断提升其质量和影响力，包括观众数量、观看时长、社会参与度、品牌曝光度等标准。其中，观众数

量表示非遗数字化传播的受众规模，可以用网站点击量、视频播放量、社交平台转发量等来衡量；观看时

长是衡量非遗数字化传播的观众对内容的关注程度和深度，包括平均观看时长、观看完整性等；社会参

与度表明公众对非遗内容的积极反应程度，包括评论、点赞、回复和参与其他互动活动的数量；品牌曝光

度代表非遗数字化传播内容对特定品牌或组织的宣传效果，包括公众对该品牌或组织的认可度和信

任度。 

(二)拓展以新媒体为支撑的非遗数字化传播模式

非遗产数字化传播的主要目的是扩大非遗的受众群体，进入公众的视线，增强其影响力，因此有必要

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利用各种平台的不同属性来扩大传播。首先，建立非遗项目的品牌形

象，包括制作宣传片和海报等传播内容，确定个性化的目标受众，选择合适的平台并发布相关的市场材

料，提高领域内知名度和关注度；其次，针对不同非遗项目采用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选择有针对性的传

播媒介，例如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文章、视频或图片，扩大网络曝光率，同时学习并掌握搜索引擎营销技能

以实现更精准的流量导入；再次，针对各种类型的非遗项目，与文创机构、博物馆、电影电视制作公司等

进行深层次合作，引入历史学家、非遗传承人、非遗爱好者等人士创作高质量文章或短视频来推进内容

更新和运营；最后，采取多种方式，主动寻求与其他知名品牌、活动组织方的联合开展线上和线下的推广

活动。

再以赢得国际认可的 YouTube“李子柒 Liziqi”账号短视频作品为例，其作品的主旨是以中华美食文

化为基调，讲述乡村日常生活的衣、食、住、用，内容层次则是通过叙述诸多传统中国美食和手工艺品的

制作过程来传播中国传统非遗文化[19]。视频主要借助微电影类型的拍摄方式，通常采用 GoPro或无人机

等设备进行拍摄，视频的画面能很好地展现出食材及其制作过程的细节，背景音乐也能十分应景，再加上

李子柒沉稳温润的解说，给人一种仿佛置身其中、沉浸陶醉的感觉。短视频的风格朴实自然，很少使用

特效等高科技元素，经常运用多镜头剪辑技巧，在特定时间段内从不同角度拍摄同一个场景，在后期制作

过程中将它们组合在一起，这样可以增加视频的视觉冲击力，也能够更好地展现逐步变化中的场景。

“李子柒”是一个由李子柒自己和数位成员组成的小团队，主要从“创意灵感、演出以及宣传推广”等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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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建立完善的品牌，进一步增强该账号对非遗数字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三)加强非遗数字化传播中 AI赋能的力度

人工智能时代为语言、图像、语义和影音等非遗数字化资源提供了丰富的分析处理技术，包括自然

语言处理、图片分析、机器学习、知识图谱、人机交互以及计算机视觉等技术，使得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

播更具生命力。

第一，为了加强人工智能赋能非遗数字化传播的力度，需要先建立完善的非遗数字化平台，可以通过

开发类似于博物馆或图书馆的数字化展览和知识库来实现，利用其虚拟化和互动性的特点，缝合非遗传

统传播与数字化传播的边缘化危机，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为非遗发展创造更多可能。

第二，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非遗数字化平台中的文本进行研究和分析，以提取非遗传承的核心

内容。将这些信息整理成数据集，然后使用自然语言生成技术来为自动写稿工具或者翻译机制打下基

础。例如，科大讯飞用智能语音技术推进方言留存，留住源远流长的非遗和民族文化，包括寻找丹寨话

“发音人”，将方言标准音收录到讯飞输入法“方言保护计划”之中，已拥有 20余种离线方言语音[20]。

第三，通过数据分析手段，对非遗作品的流行趋势和受众反馈进行监测和诊断，为非遗传承和传播提

供有力的支持。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对数据进行模型训练，将这些数据与特定场景进行结合，实现访客对

话检索结果的精准性和高效性。

第四，利用位置定位+计算机视觉+AR/VR技术打造无处不在的空间互联网，其本身与物理空间具有

强关联性，具有特定时空领域内的环境属性，能够连接同时空下的人并实现实时交流，还能连接同时空下

的服务，弥补了非遗数字化传播脱离原生地域环境的不足。利用 AR码的方式实现该地域的人自主方便

地进入空间群聊，及时获取信息，离开该地域后自动退群，人们可以一起参加同一场非遗演出、展览和教

学等。 

(四)鼓励基于数字化创新的非遗数字化传播

非遗成果主要来自先人的经验和智慧，并经受历史的流转而得以不断地演进和传承。但在传统条件

下，非遗的进步更多的是依靠传承人自身的努力。借助各种数字化手段的应用，非遗的创意可以得到更

加充分的呈现和创新，形成各种新的数字化形态，为数字化传播提供更多的内容和思路。一是要对传统

的非遗创意进行数字化“升级”，使其更适合数字化方式进行呈现；二是让更多的受众参与数字化传播内

容的创作，把他们的思想和灵感最大限度在数字化创意中体现出来；三是利用动画、软件等技术使传统

手段无法呈现的创意得到数字化展现，让非遗的“魂脉”在数字时代有新的表现形式。

基于数字化创新的非遗数字化传播已有不少成功的探索，例如，济南木偶戏传承人李秀平借助 3D打

印、芯片植入等现代科技创造“木偶机器人”，实现不用人工操纵，木偶就能跟随背景音乐和旁白解说进

行各种动作变换，降低新手学习难度，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和参与木偶文化和非遗故事 [21]；又如，由敦煌研

究院和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主办的“丝绸之路上的敦煌——数字敦煌展”在北京开幕，展出了敦煌研究

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数字化成果近 50件，包括 3D打印技术复制的敦煌佛教塑像、数字成像技术复制的

敦煌壁画《九色鹿》等[22]。 

结语

在数字化时代，丰富的数字技术和传播媒体等为非遗在新形势下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会，同时在传

播的过程中也会面临诸多难题与困境。因此，当下亟须在非遗数字化传播理论上加强研究，在实践上有

创新的探索，同时还要在政策等方面有所突破，找到中国特色的非遗数字化传播实现路径。在把握非遗

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从数字化传播标准、新媒体媒介、AI赋能、数字化创新四个维度建立非遗数字化传

播的实现方案，实现中国非遗良好传播、健康发展和长久传承。只要目标明确、措施得力、推进有序，就

一定能为我国非遗数字化传播开辟新的道路，也为早日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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